
第二章 新來的先生 

「大哥，二哥，我在這裡，快來幫忙，重死了，我手快斷了……」一見到哥哥，

她毫不客氣的使喚。 

「妳怎麼又拿這麼重的東西？」一臉無奈的朱醒文苦笑的輕撫妹妹的頭，將兩隻

鴨子丟給板著臉的弟弟，再取下妹妹背上的竹簍和腰上掛的魚腥草和薄荷，看妹

妹氣色紅潤才安心。 

「家裡又不缺妳吃，不缺妳穿，藏書沒萬卷也有幾百冊，夠妳消磨時光，妳何必

老往山裡跑，採這些不中用的草，還有想吃鴨子跟二哥說，二哥捉十隻八隻讓妳

清蒸、燉、炒、炸、烤、燻……」 

一路上抱怨不停的朱重武很是不滿，為什麼背妹妹的人不是他，他還得幫村長的

女兒提鴨子，送到她家。 

大哥太過分了，心黑如墨，專挑輕省的活幹，把糟心事留給他，害他被林奶奶拉

著不放，一直說著莫名其妙的話，把他嚇出一身汗，拔腿就跑。 

「二哥，你真好，最喜歡二哥了。」朱緋兒的軟語輕噥一出，叨唸不停的牢騷立

停。 

「福兒也好，是最乖最乖的妹妹。」傻笑的朱重武撓著耳後，咧開嘴就闔不上。 

「福兒，大哥呢？」爭寵的朱醒文不忘一提。 

「也最最喜歡大哥了，大哥是好上加好，好到世間無雙。」反正好聽話不用銀子，

她大方的往外撒。 

「嗯！乖。」小機伶鬼。 

「福兒，二哥傷心了，為什麼大哥多了個『最』，還好上加好，我心碎了。」大

哥真奸詐，外白裡黑，什麼都要跟他搶，妹妹明明跟他比較親。 

「二哥不哭哭，我給你呼呼，一會兒我用針線把你碎掉的心縫起來。」她最近的

女紅做得不錯，能縫好一只荷包，只是針腳有點大，縫線縫得歪七扭八。 

「免了，免了，我怕妳把我的肉給扎穿了，千瘡百孔，喝水會漏……」他還想多

活幾年，小命要緊。 

「二哥，你說什麼？」敢說她醫術差，她記恨了。 

一聽妹妹又輕又柔的嗓音，朱重武不由自主的打個冷顫。「妹妹呀！二哥是說有

妳這個妹妹深感驕傲，有妳在，夜裡都不用點燈，有天上的星星為妳照亮。」 

唉！哄妹妹真辛苦，他快詞窮了。 

朱家兄弟一文一武，長子朱醒文已是童生，在鎮上書院就讀，平日不住在書院，

每日早晚往返，逢十休沐。 

不過他打算八月中考縣試、府試，一舉拿下秀才功名，刻苦攻讀兩年再考舉人，

之後就隨緣了。 

而次子不愛讀書，喜拳腳功夫，在縣裡武館拜師學藝，以後準備當個鏢師，一展

長才。 

只是世事無常，甘於平凡的他們注定走上名留青史的路，歲月靜好不過是一時的

假象，是龍總會飛天，猛虎咆哮山林，他們是歷史上的洪流。 



「大哥，二哥壞，揍他，他嘲笑我頭髮少。」禿子禿，夜裡當燈用，一顆禿頭亮

中堂。 

朱緋兒小時候的髮量真的少得令人發愁，本就早產的她體質較弱，不管吃什麼都

吸收不了，別人綁兩根粗辮子，她一撮細毛怎麼也梳不起小髻，鬆垮垮的只能戴

毛帽遮掩。 

因此毛髮漸多後她最在意頭髮多寡，還特意找出各種古法保養她的三千煩惱絲，

這才養得烏黑如漆、光可鑑人，猶如絲緞般輕軟柔細，風一吹還散發淡淡髮香。 

「別呀！手足相殘，看我一身的掛件，要是砸了妳的藥草，放走了鴨子可別哭鼻

子。」習武之人身手矯健，他一個箭步就離兩人已有十步遠，打不到。 

「我跟爹告狀。」她吐吐舌，扮鬼臉。 

朱夫子打孩子打得可兇了，玉不琢，不成器，兩個兒子都被他打過，可是他不打

女兒，疼得跟命似的，女兒有錯，打哥哥，他們做了壞榜樣；女兒哭了，還是打

哥哥，不管是什麼理由，不會哄妹妹的哥哥就是壞哥哥。 

所以，當哥哥的挺倒楣，要替妹妹背鍋，好在他們也疼妹妹，心甘情願。 

「小告狀精。」朱重武捉著鴨子比劃，表示要揍妹妹。 

「呼！我是妖精，小心我吃了你。」兄妹之間嬉鬧玩樂，她裝出吃人的老虎張牙

舞爪。 

她也不知為什麼，穿越後好像真的變得像個孩子似的，性格也幼稚了不少。 

「哎呀，我不好吃，皮粗肉糙，要吃吃大哥，細皮嫩肉的書生肉滑細嫩好入口。」

他裝作要逃，跑得比烏龜還慢，鴨子划水仍在原地。 

朱醒文輕哼一聲，眼露鄙夷，他這個弟弟傻也不是一天兩天了，他不跟他計較。 

「你們幾個毛孩子又在鬧什麼，我在屋裡打絡子都聽到你們的喳呼聲了。」 

「娘？」打絡子？ 

懸疑。 

「娘！」是絡子打她吧！ 

手殘的人千萬不要逞強。 

「娘……」可憐的絡子，肯定哭得淅瀝嘩啦。 

幸虧水淮月沒聽見兒子、女兒心裡的話，否則她定會和絡子大戰三百回合，不編

出能見人的花樣絕不罷休。 

朱家人骨子裡都有股硬氣，不彎不折挺直如竹，除非自願，任誰也沒法使其折腰。 

「福兒，妳都幾歲了還讓妳大哥背，快下來，別讓人瞧見了笑話妳。」女兒不小

了，過個幾年也該給她找個人家。 

「娘，我腳酸。」撒著嬌的朱緋兒一副氣力用盡的模樣，軟成一團泥似的趴在大

哥背後。 

一聽女兒有氣無力的嬌聲，當娘的還不心疼。「快，背妹妹進屋，我熬個雞湯給

她補補。」 

「娘，鴨子。」朱重武雙手一舉高，兩隻被捉著脖子的野鴨奄奄一息，再不吃牠

們就硬了。 



一怔，水淮月輕笑出聲，「吃酸菜燉鴨，酸酸地開胃，這天氣一熱吃什麼都嫌膩，

你們父子胃口大，一隻不夠吃，兩隻全燉了。」 

「娘，加點粉絲，我愛吃。」 

小棉襖一開口，想吃什麼都有。 

這個時候地瓜和馬鈴薯還是稀罕物，十分稀少，只有少數官宦人家才有，他們自

己吃還不夠，很少拿出來宴客或贈人。 

朱家的粉絲是馬鈴薯磨成漿，用水濾過，沉澱出的澱粉曬乾磨細後加水成泥狀，

在鍋底抹上薄薄一層蒸成透明薄片，之後取出放涼切成細條狀便是粉絲。 

而朱家的馬鈴薯苗來自朱緋兒的空間。 

沒錯，她一出生便是天道寵兒，附贈一個雞肋般的小小空間，約莫一坪大小，成

年男子若想在裡面轉個身都有些困難，小的是個人都嫌棄，可對嬰兒形態的朱緋

兒來說剛好能在裡面打轉。 

不大的空間有個碗大的靈泉，靈泉上方飄浮著一朵未開的金蓮。 

都說七活八不活，早產的朱緋兒其實是活不過三天的，她太小太孱弱，身體的五

臟六腑並未完全長成，就在她氣息斷斷續續之際，緊閉的金蓮半開，蓮心中間飄

出一滴乳白色花蜜。 

蜜液無聲無息地在空間浮動，滑入小娃兒口中，她微弱的小心臟才開始強而有力

的跳動，也有力氣吃奶了。 

雖是嬰兒身的朱緋兒有著成年人的思維，她很快地察覺到空間的異樣，人不能進

入卻可藉由意念來控制空間的運作。 

嬰兒的時間最多了，因此她察覺到金蓮一個月只結出一滴凝露，每逢十五月圓便

會凝出，若未能及時取用，天一亮便會化為銀色雨露，灌溉貧瘠土地。 

空間內是有土地的，大概能種幾棵白菜，可惜連動都動不了的朱緋兒沒種子可種，

只好任其荒蕪。 

不過在她身子骨稍微好轉之後，她將凝露分給傷了身子的娘和體弱的二哥，兩人

才漸漸恢復元氣。 

過了兩年，空間擴大了一倍，變成四個榻榻米寬度，靈泉有盆大，然後第二朵金

蓮出現。 

這一年，她終於吃到水果，她將野山桃的籽往空間一扔就不管事，結果結出來的

桃子又大又甜，而每個月十五她照樣取兩滴凝露，一滴自用，一滴放入水缸裡，

改善全家人體質。 

第四年，又有一朵金蓮，第六年，長出第四朵金蓮，第八年又一朵……每隔兩年

便是一朵金蓮，直到今年長滿八朵金蓮，一朵朵蓮花不再飄在靈泉上方，而且長

了細根扎在泉水裡，一片片綠得發亮的荷葉從金蓮根部長出。 

如今的空間已有十畝大，種上各類瓜果以供小饞貓嘴饞，因為衣食無缺且無荒年，

朱緋兒種了幾季糧食便不種了，只種果樹和藥草，在需要的時候才取用。 

被爹娘寵著的孩子無須為生計奔波，加上天生的好運道和越來越順遂的日子，不

太用得著的空間淪為朱緋兒個人的休閒農場，裡面還多了間不怎麼穩妥的小木屋，



放著休憩用具和小床，在她玩累了時可以往床上一攤睡個好覺。 

至於為何沒人察覺不對勁呢，只因空間與外面的時間差是一比十，待在空間一個

時辰，空間外才過不到一刻鐘，而她儘量選在夜深人靜的深夜進入空間。 

「不知我是否有口福嚐嚐府上的酸菜燉鴨？」 

突如其來的聲音讓正要往屋裡走的兄妹三人愣了一下，手足同心，不約而同的偏

過頭，看向聲音發出的方向。 

由於太過一致了，簡直是一模一樣的神情和動作，讓人看了有些……逗趣，不自

覺翩然一笑。 

「哇！神仙——」看到宛如仙俠劇中的白衣仙師，瞪圓了大眼的朱緋兒一臉驚嘆，

巴掌大的小臉蛋露出見到美好事物的驚喜。 

不等她多看神仙般清俊男子兩眼，一道高過她頭頂的背影便擋在她前面，她踮起

腳尖想從肩膀偷看，大哥的手卻像長了眼睛似的將她的小腦袋瓜子壓回去，惹得

她非常不滿的拍了拍大哥的背以示不快。 

「爹，這是哪位？」身為長兄的朱醒文先一步開口，問著站在白衣男子身邊的父

親，兩人的神情看似相談甚歡。 

「他是百里先生，是新搬來的鄰居，也是村裡新聘的夫子。」朱夫子面帶和善的

說著，微微上揚的嘴角看得出他的歡喜。 

朱家私塾最多只能收五十個學生，一年束脩二兩銀子，供應一餐午膳每個月兩百

文，比起城鎮裡動輒收費五兩、十兩的學費實在低廉許多。 

一開始他只收村裡的孩子，十個、八個的給幼童開蒙，鄉下人開銷少，自家又有

養雞種菜，一年十幾兩的收入還是過得去。 

後來周邊幾個村子也開始送孩子來就學，學生一下子暴增至三十五名，朱夫子教

起來就有點吃力了，但仍在他能忍受的範圍。 

本來只是小小的教書先生而已，可在他教出七個童生、兩個秀才，還有一個前不

久中了舉人後，這朱家私塾就變得人滿為患，一些望子成龍的爹娘紛紛帶孩子前

來，想在私塾裡就讀。 

可人數實在太多了，能力有限的朱夫子只能婉拒，勉強再多收十五個學生已是極

限了。 

其實他早有意將私塾擴建，另尋他處再蓋一間私塾，把住家和學堂分開，家裡的

孩子都長大了，需要更大的地方活動，尤其是亭亭玉立的女兒，他可不希望引狼

入室，把心肝肉給叼走。 

百里漠雲的出現正好是打瞌睡送上來的枕頭，足以分擔他教學上的壓力，還能多

收二、三十個學生，省得老被人情追著走，他快被送來的禮堆得無處落下，想退

又不知是誰送的禮，真是頭痛。 

有些人是丟了就走，還有一些是下人替主家送禮，琳瑯滿目的禮叫人看了眼花撩

亂，大多是文房四寶和書畫字帖之類，還有米糧、乾貨等糧食，還有一筐一筐的

蔬菜和果子，都是農家才有的地裡物。 

最讓人啼笑皆非的是竟還有三頭兩個月的小豬崽，朱家人誰會養豬呀！這不是給



人添麻煩嗎？ 

終究是大家的一番心意，朱夫子硬著頭皮收下了，他想就收幾個對讀書有天分但

家境困苦的學生以工代酬，平日幫著養豬，整理裡外，多少能抵去一部分束脩。 

「鄰居？」 

「新聘的夫子？」 

朱醒文、朱重武目露訝色，對新來的百里先生有幾分不喜，他長得太好看了，簡

直是妖孽般的存在，禍國殃民的長相，十里八鄉的老婆子、小媳婦、大姑娘恐會

蜂擁而至，傾倒在他清逸絕塵的出色容貌之下。 

不過他們擔心的不是外面的野蜂浪蝶，而是吾家有女初長成的妹妹，她都十四了，

難免芳心亂動，未免一失足成千古恨，還是得小心防備、防賊、防狼、防百里，

他是頭號大敵。 

「咱們家隔壁是孫婆婆和小虎子祖孫，他們呢？」落葉歸根是老一輩的想法，死

也不離開故土。 

也難怪朱緋兒疑惑，孫婆婆和商戶出身的媳婦合不來，養兒育女辛苦一輩子，到

頭來卻只剩一人在鄉下照顧孫子。 

「他們搬家了。」 

說話的是白衣如雪的百里先生，他眼眸含笑，神色從容，看似很好相處的樣子。 

但是，這僅對朱緋兒一人，換成其他人，包含朱家人在內，他的回應永遠是疏離

淡漠，即使笑也不及眼，給人一種隔了千山萬水怎麼也跨越不了的距離感。 

「哇！聲音也好聽，聽得心都快融化了……」朱緋兒水亮眸子快成星星眼了，閃

閃發光。 

「妹妹，矜持點，妳口水快滴出來了。」朱重武往大哥身邊一站，和兄長合力擋

下妹妹的視線。 

眼前神韻翩然的男子讓兄弟倆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似乎他的到來會帶走他們

捧在手心的妹妹。 

「啊！」有口水……連忙擦嘴的朱緋兒發現被騙了，惱怒地瞪著二哥的背。 

這兩座大山是什麼意思，阻擋她欣賞美麗的「風景」，是怕她丟了他們的臉，還

是當她是不解世事的小姑娘，一見美男就暈頭轉向，忍不住投懷送抱，哭著喊著

要嫁人，今生今世非君莫屬？ 

嗟！當她沒見過男人嗎，他們醫院的莫醫師才是人間極品，放射科的金醫師也長

得不錯，穿衣顯瘦，衣服一脫是肌肉男，小兒科的周護理師是花美男，有韓系風

格瞇瞇眼的李專員是小眼睛代表…… 

被急診室耽誤了的朱緋兒其實沒交過一個男朋友，在女性醫護人員群組中有個

「本院男色排行榜」，這些被工作困住的女狼們只好以此自我安慰，看看美男圖

片也好，至少下飯。 

「孫婆婆他們搬到哪去了，不會是將人趕走了吧？」朱醒文言語略帶尖銳，有攻

擊人的嫌疑。 

「胡說什麼，是孫二牛在縣城買了鋪子，鋪子後面有個小院，前面做生意，後院



住人，因此把孫婆婆接去奉養。」朱夫子面色一沉的訓誡兒子，告誡他不可語出

惡言，當以善意待人。 

「二牛叔哪來的銀子，他不是賣油郎嗎？」挑著擔子走街串巷的賣油，平日住在

老丈人家很少回村。 

孫婆婆生有三子二女，老大就是小虎子的爹，他給人趕車出了意外，沒了，賠了

五兩銀子被大媳婦偷走，改嫁鄰村殺豬的，老三被抽丁抽走了，聽說入了軍隊，

是死是活沒人知曉。 

孫二牛算是孝順，手邊有錢會給幾個銅板，送些米糧油鹽，只可惜懼內，妻子一

河東獅吼他就縮頭了，半句不敢提接老娘、姪子同住。 

朱夫子好笑的看了兒子一眼，「賣油就不能有出息嗎？油賣多了積點小錢，錢一

多不就買屋置地，別小看了賣油郎，只要肯幹何愁沒有出頭日。」 

「怎麼那麼剛好他買了孫婆婆的屋子。」朱醒文追根究柢，不問個明白他心裡懸

了一根刺，難以安心。 

「你這孩子……」話真多，買賣買賣，有人賣就有人買，人家的私事干卿底事，

管得太寬了。 

此時的朱夫子還沒意會到他的小棉襖已長成大姑娘，是要開始議婚論嫁的年紀，

還當她是那個剛出世沒多久的小娃兒，光聽她小貓似的哭聲就心疼不已，巴不得

時時刻刻抱在懷裡輕哄。 

「爹，曬。」 

一聽女兒喊熱，二十四孝爹的朱夫子連忙走到她身邊，拉起袖子替她遮陽，「趕

緊進屋，別曬著了，我家福兒是水豆腐做的，一點碰撞都不行。」 

呃！他們是撿來的吧…… 

肯定是撿來的！ 

小白菜呀！地裡黃，三兩歲呀沒了……娘還在，爹也在，可惜不是親的，生了兒

子當野草，任其橫長。 

望著空無一人的背後，互看一眼的朱家兄弟彼此嫌棄，只莫可奈何的嘆了口氣，

沒人疼的孩子要認命。 

兩人隨即入屋，完全無視立於一旁的白衣男子。 

仰望晴空萬里，百里漠雲無聲地笑了，眼中卻略有濕意，不枉他化去五百年功力

護她一世，這一世，她有爹有娘，有家人的護佑，無憂無慮的笑臉多叫人懷念，

一如他初識的小師妹。 

 

 

「噗哧，噗哧——」 

兩家共用的牆頭上冒出一顆黑色頭顱，不見人臉只見個頭頂，一上一下的在那發

出怪聲。 

「下來。」頭也不抬的百里漠雲翻著手上的書，似乎早已知道牆頭有人。 

「是下來我這邊，還是下去你那邊？」好生苦惱的選擇，一面牆的哲理太深奧了。 



「隨意。」唉！她這調皮的性子仍是沒改，著實叫人頭疼。 

隨意？「可是我過不去。」 

他眉一挑，「為何？」 

朱緋兒面上一臊，「腿短。」 

百里漠雲頓了頓，咳了兩聲掩住逸出的笑聲。「等等，我取木梯。」 

一架木製梯子憑空出現，架在牆上。 

「咦！孫婆婆家有梯子？」她怎麼不曉得，百思不得其解的朱緋兒眉頭一顰，想

著鄰家的梯子從何而來。 

「修屋頂用的。」他用了很好的理由。 

她喔了一聲，踩在家裡移到牆角的水缸往上攀爬。「你把孫婆婆家的茅草屋頂翻

成青瓦了，用瓦片好，不會漏水，不用年年翻新，換新茅草也挺麻煩的。」 

孫家長年只有兩祖孫在，所以爬高爬低、做重活的事幹不了，村長便找來村裡人

幫忙。 

身為鄰居的朱家當然不能袖手旁觀，袖子一挽也幫著遞磚送茅草，煮個涼茶讓人

不渴著。 

遠親不如近鄰，搭把手幫忙也是應該的，何況朱家沒有親戚，他們往來的都是街

坊鄰里。 

「小心爬。」眼角餘光瞟見一隻小短腿跨上牆頭，以為心靜如水的百里漠雲心口

一緊，忍不住發出聲音。 

一隻小手往上揮了揮。「沒事，沒事，這牆我常爬，給孫婆婆送醃蛋……啊！好

滑，怎麼這裡有苔蘚，真倒楣。」 

他喉嚨咕嚕兩聲，沒笑出聲。「那是日子久了自個兒長出來的，不過近日無雨，

快乾枯了。」 

聽到不下雨，她也應景的感慨兩句，「是呀，這天真熱，熱得叫人受不了，地裡

的作物都蔫巴巴的，無精打采。」 

「你們田地裡的糧食還好吧？」他順口一問。 

「不是很好，但不至於欠收，我們買地時挖了深井，佃農們提桶多澆幾遍水好歹

能撐到秋收，可是村裡的糧作就難說了，我看錢老鼠家的地都裂開了，尚未結穗

的稻子枯了一大半。」 

再不下雨真救不回來。 

扶著梯子的朱緋兒慢慢往下爬，渾然不知身後有雙深幽的眼眸直盯著她看，唯恐

她一個踩空跌下梯子。 

「今年怕有災情。」荒地連天，哀鴻遍野。 

她一頓，「災情？」 

「天旱。」他指指天，又一指朝下。 

天無雲，萬里晴，不是好事，會連旱三年。 

難得憂國憂民的朱緋兒以纖指搓搓眉心，「要是大旱是不是要逃荒？不過我們杏

花村緊鄰大山，山裡有水，應該不至於離鄉背井，頂多日子難過些，吃些苦頭。」 



「如果連年災荒呢？」他反問。 

「這……」有這麼慘嗎？ 

「別的地方都沒水，唯獨此地不缺水，妳想過後果嗎？」杏花村地勢的確得天獨

厚，潛龍入江，福蔭村民多年，只可惜水位一低，伏龍現身，勢必騰雲掠空而去。 

一旦旱起，村裡賴以為生的江河肯定供不應求，在人人求水的情況下，很快就會

水量減少，河床乾涸，日復一日，連一條小魚也留不住。 

「百里先生，你在危言聳聽嗎？」朱緋兒不想世道亂了，她喜歡杏花村的寧靜祥

和，如同傳說中的桃花源。 

杏花村之名源自村口種了三棵開著粉色花朵的杏樹，年年開花結果，果實累累，

村裡人摘了果子解渴，隨手將果核一扔，來年又生出好幾棵小苗，一年又一年，

苗兒長大又結果，果實多而甜，一代人一代人的住著，杏樹也越長越多。 

即便沒有刻意種植，朱家門口也生了兩棵野生杏樹，長勢不錯，朱家人捨不得砍

伐便留下了。 

如同這般，杏花村幾乎家家戶戶門前有杏樹，有些是村民種的，有些是自行生長

的，因此杏花村以杏乾、杏脯而聞名，杏仁可供食用、榨油、藥用，家家都能小

有盈餘，未曾挨餓。 

除非一家子懶貨，否則杏花村在附近幾個村落算是富村，想要衣食無缺並不難，

種三、五棵杏樹便能年收幾兩銀子，供一家溫飽。 

「百里漠雲。」百里漠雲目光淺淺的望著她。 

百里漠雲……漠雲……「百里先生的名字挺好聽的。」 

「緋兒也好聽。」緋色染輕楓，兒戲清池蓮。 

朱緋兒狀似天真地眨了眨眼，「爹娘都喊我小名福兒，先生怎麼知道我的名兒？」 

「老天爺說的。」他打趣的指指天。 

見他繞著圈兒逗她玩，她小嘴微噘。「先生壞，不是君子所為。」 

朱家隔壁的孫家這一面原本是菜園子，只不過數日未見，菜園子已被填平，鋪上

石板，杏樹不見了，種上三棵排成列的桃樹，樹冠高過屋頂，樹下放著石桌和兩

張相對能坐下兩人的靠背石椅，似乎轉眼就變成了農家小院，三、兩株青竹長在

屋簷下，一塊石磨鑿成的水槽上方是掏空的竹管，潺潺流水由竹管流出，流入底

下的水槽，水槽滿了流進下方的小池，黃、紅、藍、橘、紫的小魚五、六尾，優

遊自在的游來游去，好不愜意。 

朱緋兒坐在石桌的另一邊，與神色自若的百里漠雲對望，她兩手托腮，神情稚趣

且多了一絲孩子氣。 

意思是她是「孩子」，不是快及笄的姑娘，不怕古板禮數，所言所語皆是童言無

忌，無須在意。 

「我不是妳的先生，大可不必喚我先生。」聽她先生、先生的喊，聽得彆扭。 

大師兄，人真的可以站在劍上飛嗎？不會掉下去吧！那麼高，肯定摔得粉身碎骨。 

大師兄，我不喜歡辟穀，人不吃飯會餓死，我想吃肉、啃大骨、喝魚湯，大啖人

間美味。 



大師兄，人無七情六慾還是人嗎？我不想成仙，只想當個有血有肉的人，歡喜就

笑，難過就哭，沒有表情是木人、是石雕、是冷血動物，像二師兄。 

大師兄，情是什麼？人與人相處久了會有感情，可是情之一字寫來容易卻看不懂，

我應該是石心…… 

永遠有問不完問題的小丫頭不用半天就學會了御劍而行，學會辟穀後又偷捉三師

叔的靈鶴烤著吃，喳喳呼呼靜不下心的人居然仙骨自成，不想成仙卻已是仙體，

說是不懂情，可是……卻被情所傷。 

一幕幕的過往在眼前一晃而過，百里漠雲眼底閃過淡淡哀傷，望著同樣愛發問的

朱緋兒，他彷彿看見在花海中與白色麒麟一同玩耍的小師妹，她的清脆笑聲足以

治療傷痕累累的人心。 

「不叫你先生要叫什麼，漠雲哥哥？」不知為何，她覺得吃虧了，他看來不老，

三十出頭的樣子，可是她感覺他已經很老很老了，老得該喊一聲祖宗。 

朱緋兒淘氣的想著，卻不知自己誤打誤撞猜中了，她的直覺驚人得敏銳。 

百里漠雲嘴角往上一揚，看來似乎頗為愉悅。「可以。」 

「漠雲哥哥不像無家可歸的人，為什麼想在我們村子當夫子？」她一直想不通，

從他的容貌和通身氣派來看當是世外高人，隱居於常人去不了的高山雲巔。 

「隨興而起。」他說時手邊多出竹葉泡的清茶，茶香四溢，有著竹香的清冽。 

她盯著他手上的茶杯，一瞬不瞬，「聽不太懂，太深奧了，不過我也想喝茶。」 

他輕聲一笑，細細品嚐茶中滋味。「妳品不出個中真諦，歷練太少了。」 

「我十四歲了，不小了。」她有兩世的經歷。 

「是少，不是小，等妳再嘗試過人世間的悲歡離合、哀樂喜憂，妳會知道口中的

茶韻。」而他希望那日不要來，她是狂風暴雨洗滌後的晴空，乾淨地不帶一絲濁

色。「緋兒，善用妳的福地，會有用得上的一天。」 

那不是毫無用處的雞肋，她若懂得用法，受益無窮。 

聞言，她微微一愕，臉上浮現微妙表情。「你是指做好事、種福田，佛祖會保佑

善心的我是不是？」 

他低笑，「不要再濫用金蓮清露，必要時，它能救助萬千百姓。」 

可她做了什麼，居然拿救命的靈藥當淨水用，放入水缸，滴入井中，改善一家子

病懨懨的身子，強身健體，祛毒……美白，真真是無言以對，暴殄天物。 

食多了凝露，朱家人早已金蓮護體，不僅百毒不侵還不易受傷，他們都沒發現自

己十餘年來無一人染上風寒，旁人病到連站都站不了，他們依舊安然無恙。 

「你……你怎麼……」她驚得站起身，臉色微白。 

「勿驚，勿慌，我是為妳而來。」因為她，他等待千年。 

朱緋兒沉下慌亂的心情一問：「你到底是誰？」 

「百里漠雲。」從未改名換姓，他還當過一朝國師。 

「那你……」她想問他會不會奪走她的空間，雖然空間現在對她而言並非必要，

可也伴隨她多年，沒了她會很不捨。 

像是知道她要說什麼，百里漠雲語輕似低喃，「不會，那是妳的福報，誰也奪不



走，不過蓮生十二朵就不再長了，十二代表生肖和時辰，是終數。」 

「喔！」她也不想生得太多，每個月十五她特別忙碌，忙著收集凝露和裝瓶，他

們一家人根本用不完。 

「福兒，還不回來吃飯，妳在先生家做什麼？」看到牆邊的水缸，眼角一抽的朱

醒文往缸上一站，果然瞧見他家「不安於室」的妹妹又翻牆了。 

自從隔壁搬來個妖孽，他已經捉過三回了。 

「大哥，我馬上就來，我在漠雲哥哥家喝茶。」她倏地抓過百里漠雲手裡的茶杯

一飲而盡，嘴唇一咂，竹葉的味道，淡如清水。 

「漠雲哥哥？」要點臉吧！先生，糊弄純真小姑娘會遭天打雷劈的！他惡狠狠地

瞪視雲淡風輕的百里漠雲。 

朱醒文開始認真考慮將兩家的牆築高一點，高到不長雙翅飛不過去的程度。 

 


